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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义

     编者按 

　　本版今年8月21日刊发了《论财富、德性与幸福》一文，探讨了财富、德性与幸福的内在逻
辑，批驳了当下一些人认为财富就是幸福、占有财富就一定能够带来幸福的观点，同时思考
了“通往幸福之路”，在读者中引起反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在拜金主义还有一定影响的当今社会，深入思考“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等
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讨，本版特开辟专栏，继续刊发
有关文章，欢迎广大读者发表自己的意见。 

　　

　　伴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民生幸福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何看待幸福、快乐与财
富的关系？这是民生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对财富本身加以合理
的检视，进而给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一 

　　在一些研究中，幸福和快乐常常被看作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
其实，幸福和快乐在其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的背后，有着非常实际的客观内容。人不可能在纯粹
的观念中生活，其幸福和快乐总是在需要、欲望得到不断满足中来实现的。这就涉及到财富的占
有和享受。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幸福虽然离不开财富，但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
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幸福悖论”虽然反映了幸福与财富的某种矛盾关
系，但它是否意味着幸福与财富是此消彼长的对立的两极？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关键是如何
看待财富。也就是说，谈论幸福、快乐，不在于淡化财富，而在于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富，进而
合理地对待财富。 

　　财富就其一般规定而言，是人的积极创造的产物。它不仅包括物质财富，同时也包括精神财
富、文化财富、人力财富等，因而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综合范畴。由于财富是和人的活动连在
一起的，因而财富通常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客体存在方式，另一种是主体存在方
式。财富的客体存在方式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即财富作为活动产品形式的存在，其
中既包括物质产品，又包括精神产品的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如科学著作、艺术作品等；财富的主
体存在方式是指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实际发展状况，具体表现为人的能力、智能、素质等的发展水
平，即财富的内在形式。这两种存在方式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其中
主体存在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财富究竟以何种客体方式存在，存在的状况怎样，总要受
其主体存在方式的制约，一定时期内物质、文化财富的形式只能是人的发展方式、发展水平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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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且，财富的客体存在方式如果离开了主体存在方式即活动，将会丧失其意义。如前人留下
的物质、文化财富，不管具有多大的价值，如果没有后人去吸收、改造和利用，虽然也可以保持
其存在，但没有什么财富的意义可言。因此，不同形式的财富就生发于、统一于人的实际活动之
中。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种形式的财富因其产生的原因和衡量的标准不同，又可分为两种尺度
的财富，即以劳动为尺度的财富和以人的发展为尺度的财富。前者就是通常经济学所讲的财富，
这种财富是由直接劳动创造的，其衡量的尺度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长短就意味着财富的多
少。后者则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财富，它不是以劳动时间而是以人的发展程度来计量的。如马
克思把“社会个人的发展”作为财富的尺度，认为在从传统生产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过程中，表
现为财富宏大基石的就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又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认为
随着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消除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把“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作为财富的尺度，认为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条件
下，“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等等。尽管这些表述不同，但基本意思是明
确的，这就是把人的发展看作是衡量财富的尺度，或者说，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这两种尺度的财富虽然同属于财富，但实际代表的水平是不一样的。“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
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因为在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财富创
造的多少只能依靠劳动时间的长短。要想增加更多的财富，只能是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因而劳
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与此不同，以人的发展为尺度的财富则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基础之上的。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劳动时间的减少与财富的增长便形成
同步的关系，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而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又意味着
人的发展空间的扩大。人的发展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在这两种形式的财富中，人的发展是
最为重要的财富。因为人的发展不仅直接体现为财富，而且本身又创造财富，因而是社会财富创
造和社会发展生生不竭的动力之源。正是靠这种动力之源，人类才逐渐趋向进步与幸福。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财富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以致任何财富的研究都不可能离开人的
发展这一中心议题。 

　　因此，财富决不是一般的物质财富与收入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有其丰富的内容、尤其是主
体性的内涵的。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幸福的悖论”就不会产生。人们越是使这样的财富
得到巨大增长，越会得到更大的幸福与快乐；反之，如果追求的不是这样的财富，财富的增长与
幸福、快乐就有可能背离。所以，不能抽象谈论财富与幸福的关系，应当对财富给以具体、合理
的界说。 

　　二 

　　财富的劳动尺度与人的发展尺度虽然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尺
度。劳动尺度因其完全是用劳动时间来计量财富，是有确定的量化标准的，因而是一种客体尺
度。人的发展尺度则不然，人们很难完全作出这样精确的测量，也很难加以纯客观的把握。尽管
人的发展尺度含有某些类似客体尺度的内容（如不同时期人在健康、教育、知识、能力等方面具
有不同的具体标准），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尺度。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或本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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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人生活在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
作为自然存在物，人不可能离开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生存和发展，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生
产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他又不会仅仅满足于自然世界的生活，而要追
求一种更高的理想，并用某种理想引导自己的生活。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生活世界，即理想世
界。人在这两种世界中需求和追求是不一样的，因而对财富的要求和满足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其次，人的存在具有双重属性，即现实性与超越性。人作为生命存在，当然首先得活着、生
存着。但是，人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自然肉体的存在、现实性的存在，它还有更为重要的方
面，即生命意义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能彰显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内涵。因为人非动
物，其存在与活动并不是本能的，他不会把自己的自然存在当作生命存在的全部，总是要在维持
自己自然生存的基础上有所追求，力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存在达到更完满
的状态。所以，完整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是现实性的存在，同时也是超越性的存在。作为超越性
的存在物，人必然按其自由的法则来思想、行动，精神性的追求和实现往往成为人的快乐源泉。 

　　既然人的存在和发展直接涉及一个“应然”的问题，有其理想、追求的东西包含在内，那就
凸显了其中的价值意蕴，人的发展尺度也就由此演变为一种价值尺度。虽然作为价值尺度的财富
自有人类史以来就存在，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意义和作用是大为不同的。如果说，在人的基本
生存需要迫切需要解决的条件下，劳动尺度决定的物质财富成为首要财富的话，那么，在这种基
本生存需要已经满足，而对其他需要提出强烈要求的情况下，价值意义上的财富便成为更重要的
财富。社会越是发展，这种财富的意义就越为突出。因此，在财富问题上，从“劳动时间”尺度
向“人的发展”尺度的提升与转换，意味着从客体尺度向价值尺度的提升与转换。 

　　这样的提升与转换对于财富创造与衡量来说，必然会赋予新的意义与要求：一是人的全面发
展的价值要求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目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固然要追求物质财富的
增长，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受到两种目的的支配，
即外在目的和内在目的的支配。所谓外在目的，就是由外在的强制性所规定的目的，即为直接满
足生存需要的目的；所谓内在目的，就是超出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
的。没有外在目的的实现，当然不可能维系人的生存，但外在目的的实现绝对不是最高目的，最
高目的只能是人的全面发展。必要劳动只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真正意义上的劳动
则是直接指向这一最高目的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追求。二是衡量
财富的多少不能仅看经济增长的程度，更要看人的发展程度和价值实现程度。财富既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对象化，又是人的价值的具体展现，财富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人的发展程度和价
值实现程度从根本上制约着财富的发展程度。事实表明，那些价值得到较大实现、生活满意度较
高的社会成员必然比之相反的社会成员更具创造性、更富进取心，从而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
也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财富创造既然离不开人的发展，那么测量和评判财富的状况
也不可能撇开人的发展。看一个国家的富有状况，不能仅看产值、产量，必须看其人的发展程
度。 

　　三 

　　树立新的财富观，目的在于引导和促进财富的合理增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幸福
和快乐水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就应当重新审视原有的观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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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确立这样一些新的观念： 

　　一是新的发展观。有什么样的财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新的财富观必然引出新的发
展观。既然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而且包括人自身的财富；不仅包括客体形式的财
富，而且包括人文价值形式的财富，那么，在创造财富的“发展”上，就不能将发展仅仅理解为
经济发展，而是必须突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真正创造出
全面的财富，才能适应财富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内在规律，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幸福和快乐的要求。
如果说，以单纯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亟需摆脱贫困之初还是可以理解
的，那么在经济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况下，如果仍然沿用这种发展模式，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且不说离开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经济很难得到快速、持续发展，就是发展上去了，如果
不能真正用于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又有何意义！应当看到，随着发
展观上的变化，西方经济学也在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形成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新
的经济理论，如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其他新经济增长理论。这些理论所作的研究是有益的，但在对
人的看法上还是有局限的，那就是仅把人或人力作为增加物质财富和收入的手段，而未将其作为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在发展观问题上，不在于要不要谈人，关键在于怎样谈人。在这
里，切莫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二是新的代价意识。财富的创造和幸福的满足，必然涉及代价。没有不付代价的财富和幸
福，只有付出多少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研究财富与幸福时，必须考虑我们追求到的财富和幸福
是用什么样的代价换来的。何谓代价？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人类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牺牲、
付出，以及为实现这种进步所承担的消极后果。代价既与成本直接相关，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成
本。成本主要讲的是“合算不合算”的问题，代价主要讲的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只要讲到
合理不合理，就不能仅仅用计算来衡量，而是必然涉及一个价值评价。这就要求用全面的财富观
和幸福指数对代价作出具体的审视：不光要用成本—收益法来测度，而且要用价值哲学的视角来
予以评价。这就要具体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和发展过程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代价？付出的
是什么？付出了多少？假如牺牲和付出的是远远大于我们所实际得到的，那么，这样的财富和幸
福是大打折扣的，是无论如何不值得追求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通往幸福之路实际上是通
往地狱之路。值得指出的是，在谈论代价时，还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代价的主体问
题。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承受代价的主体究竟是谁？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
人？是不是发展换来的幸福和快乐对所有社会成员都一律平等？如果创造财富的主体与实际享受
财富的主体严重背离，幸福和快乐就不啻是一种空谈。因此，谁之幸福与快乐？这是一个必须明
确的问题。 

　　三是新的劳动观念。既然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财富，而且追求幸福、快乐是财富创
造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那就需要在劳动观上作出新的调适：不能把劳动仅仅作为谋生和致富
的手段，更要将其作为幸福和快乐的实现方式；不能把劳动仅仅理解为直接的体力劳动，更要把
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创造活动作为重要的劳动；不仅要强调劳动光荣，而且要重视劳动者
的工作安全、舒适、健康、愉悦等。新的劳动观是一种总体性的劳动观、和谐性的劳动观，因而
是获取幸福和快乐的劳动观。强调这样的劳动观，并不是要轻视劳动的严肃性。在马克思看来，
即使是自由时间中所从事的自由劳动也不等于简单的娱乐、消谴，它同样是一种严肃的劳动。自
由劳动无疑“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
乐、一种消谴，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
动，例如作曲，同样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注重快乐的劳动与抵制文化上的享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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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来源：http://www.gmw.cn/content/2007-10/24/content_6825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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